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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家影视公司一季度亏损超11亿

北京选址确定 乐高连建三园的流量挑战

超六成亏损

4月15日晚间，当代东方与长城影视纷纷

发布2020年一季度业绩预报，至此国内已有16

家影视上市公司预先披露今年一季度的业绩

情况。数据显示，大多数影视上市公司均未能

逃离亏损的处境，且亏损公司的数量达到10

家，占比超六成。

以万达电影为例，该公司在业绩预报中

指出，预计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亏损5.5亿-6.5亿元，其也是这16家公司

中亏损规模最高的一位。同时，金逸影视、华

谊兄弟和幸福蓝海的亏损规模也均在亿元以

上，此外，其余6家出现亏损的公司则普遍亏

损在数千万元。

对于出现亏损的原因，不少公司表示均

与电影业务有关。金逸影视在业绩预报中指

出，自今年1月24日起，公司旗下自有影院及

广州金逸珠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旗下加盟影

院已全部暂停营业，截至公告提交日仍未恢

复营业，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经营收入，但公司

仍需承担相应的固定成本，导致公司报告期

内利润亏损。

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表示，当下票

房仍是我国电影市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疫情尚未完全消失，仍

需进一步防控，因此线下观影短期内仍难以

实施，涉及电影业务的影视上市公司的业绩

仍会持续受到影响。

而在电影上映全面取消的同时，剧组停

拍也导致部分公司的推进未能按照原计划实

施，收入下滑。慈文就在业绩预报中指出，报

告期内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影视

业务生产发行基本陷入停顿，加之影视业务

的生产制作和发行周期导致公司收入确认存

在一定的季度性波动等原因，公司一季度影

视业务收入确认金额很少。

净利逆势增长

尽管超六成的影视上市公司在今年一季

度业绩亏损，但也有少数公司实现盈利。

业绩预报显示，包括光线传媒、新文化、

华策影视、华录百纳在内的6家影视上市公司

在今年一季度盈利，其中华策影视和华录百

纳甚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逆势增长。

据华策影视发布的一季度业绩预报显示，

该公司在今年一季度预计实现盈利1亿-1.1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7.1%-205.14%。报告期

内，华策影视确认收入的电视剧项目有《锦绣

南歌》《拾光里的我们》《完美关系》等以及广告

等衍生生态业务。

除此以外，华录百纳也实现了利润增长，

并预计今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在1707.99万-2000.79万元之间，较上年

同期增长75%-105%，而收入则主要来自于

媒介资源的硬广项目投放及过往剧目的多轮

发行。

从中可以看出，支撑业绩增长一方面仍

与相关公司此前储备的影视剧作品通过相关

布局实现收入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旗下涵盖

除影视外的其他业务，带来一定收入。“影视

行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每一部作品均不

能完全保证上线后是否能达到市场预期，这

便会对业绩带来风险”，在曾荣看来，尤其是

近年来，影视行业出现较多变化与调整，令市

场的不确定因素再一次增加，一旦遇到特殊

情况，便会对相关公司的业务发展带来影响，

甚至是此前投入的资金与精力均打了水漂，

如何完善自身业务寻求稳定的业绩发展，是

不少公司当下考虑的重点。

倒逼升级

近些年来，影视类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亏

损、两极分化等现象其实早已屡见不鲜。以

2019年前三季度为例，据公开资料显示，多数

公司业绩下滑，其中12家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甚至是亏损，占比

达到75%，而影视项目的市场反馈不达预期则

是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

“近两年随着影视行业的市场大环境调

整不断，无论是政策还是行业规范，抑或是观

众消费习惯、市场需求的改变，都在倒逼着每

一位从业者强化自身。影视行业虽然始终离

不开内容为王，但这次疫情影响的不只是某

家公司的利益，而是正在悄然改变着整个影

视生态链，身处其中的上市公司自然也难以

独善其身，因此从业者在此时更应该明白什

么是审时度势。”影评人刘畅如是说。

为了抵抗环境变化、降低业绩风险，如今

许多影视类上市公司都会选择多元化、全产

业链的发展路径，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但对此业内的意见不一，部分人认为这有

利于挖掘内容价值，避免影视业务收益不确

定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有从业者认为，

一家公司很难在多个领域均获得成功，与其

将业务领域扩散到各个方面，不如只选择其

中两三种深入布局。

“市场环境在变，今年影视股面临的挑战

将尤为严峻”，投资分析师许杉进一步强调，

虽然目前国内影视市场的发展趋于理性，但

未来空间仍不小，而影视类上市公司若想获

得更大收益，还需关注并挖掘出影视市场的

多渠道变现方式，且每一个电影项目从创作

到最终推向市场中的诸多环节，均存在获得

收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相关公司如何去操

作每一个项目。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喜马拉雅FM高管受贿
音频业内幕交易并非孤例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喜马拉
雅FM旗下高管涉嫌受贿一事持续引发关

注，然而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音频行业

内接受供应商贿赂一事并非是个例，供应

商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产品更顺利地上线或

争取获得更好的资源优势，会选择向平台

相关工作人员以购买礼品、返还提成等方

式私下示好。

音频平台喜马拉雅FM内部高管涉嫌

受贿被解聘，成为近段时间业内热议的话

题。据悉，喜马拉雅FM于4月10日发布内部

信称，“近期公司监察部接到举报，经调查发

现两起严重违纪事件，现向全体伙伴通报：

公司市场部副总裁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

便，接受供应商贿赂；营销事业部某员工将

其控制的公司作为代理商引入，牟取不正当

利益。上述两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阳光行

为准则》的规定，而且触犯了诚信价值观红

线，公司经研究决定，做出予以解聘的处理，

并保留追求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据媒体报道，这封内部信随后得到喜

马拉雅FM的确认，并表示，公司于2019年

8月发布《阳光行为准则》，准则规定：不收

受贿赂、不弄虚作假、不侵占公司资产、不

泄露保密信息、不参与违法乱纪活动、避免

利益冲突。如有员工违反准则，公司严格按

照准则处理。

“喜马拉雅FM出现的员工受贿问题，

在音频业内并非是个例”，某平台市场部相

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近两年音

频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很多人试图在该

领域分一杯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相继

出现，产品之间的竞争也在所难免，同时平

台较优质的资源与流量也是有限的，这时

便会动起歪心思。

该负责人进一步强调，供应商在贿赂

平台方时部分会选择主动私下递交所谓的

“好处费”，平台方的员工随后会在一定程

度上向该供应商的产品倾斜平台资源，而

供应商此后若获利，也会再给对方回扣，

“当然，除了供应商主动外，也有平台方的

员工在掌握一定资源或是多家供应商在竞

争时，也存在暗示对方的行为，试图从中牟

利，一般情况下，单次获得万元以上的‘好

处费’或是等价产品并不是难事”。

音频行业出现的收受贿赂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相关公司的管理漏洞。

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表示，

供应商所贿赂的对象基本为手握一定权力

的工作人员，且该类工作人员拥有一定自

主权，可以决定或提供某些环节的信息，有

时哪怕只是一个数据的排名，只向上调整

一个位置，便有可能会让最终结果呈现出

另外一番面貌。因此该类员工需要更加优

化的管理模式，假若产生漏洞，便会给予可

乘之机，容易导致问题的出现。

为进一步了解喜马拉雅FM对相关员

工的管理模式以及此次员工受贿事件后公

司是否进一步优化管理，北京商报记者联

系喜马拉雅FM对外市场方面的相关负责

人，截至发稿时，对方未予以回应。

而某平台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平台方，对于该类事件肯定会对内部设

有相关规定，如不准拿回扣、以权谋私等，

同时也会设定惩罚措施，但落到实处操作

时，不会像文字那般简单，“由于业务上的

交涉，员工与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是必不可

少的，不可能为了管理而舍弃日常的交流，

否则这将会影响到正常业务的开展。此外，

既然供应商与员工之间存在内幕交易，双

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均会保密，并选择不留

存证据的方式，假若有风声指出私自受贿，

但无相对确凿的证据，也无法实施较为严

格的处理”。

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并避免受贿现象

的出现呢？在李杰看来，“在管理模式上，也

不能一刀切，避免影响到正常业务的进展，

但平台方可通过多种监督机制并行，互为

监督，同时在评定、选择供应商及相关产品

的过程中优化评审模式，采用不同维度的

数据进行综合评判，且数据在相对可控的

情况下实现透明，维护整个过程的操作”。

传言多年、屡现变数的北京乐高乐园终于尘埃落定。4月16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乐高

乐园中国运营方、默林集团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处获悉，北京乐高乐园已经正式确定落户

于房山区青龙湖镇。不过上海、四川乐高乐园都未开园，未有成功案例就频繁布子，还要

与迪士尼、环球影城直面竞争，乐高乐园的前景并不被看好。

落户青龙湖

北京环球影城开业在即，乐高乐园也终

于坐不住了，在北京落下了关键一子。

近期业界频繁传出消息称，继上海之后，

北京也将新建一座乐高乐园。就此，北京商报

记者向乐高乐园中国运营方、默林集团中国

区相关负责人证实，目前北京乐高乐园已确

定落子在房山区青龙湖镇，将成立新的合资

公司对乐园进行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曾有知情人士向北京商

报记者透露，乐高对于北京的乐园将采取轻

资产IP输出的方式，可能不会参与重资产投

资，不过，这位负责人予以了否认。

虽然上述乐高默林相关负责人表示，现

在北京乐园的开工开业时间、投资总规模、

项目规划、各方投资占比都还在商洽中，暂

时还未确定，但北京商报记者在一张网上流

传的疑似北京乐高乐园土地使用功能规划

图中发现，整个项目中可能将涵盖娱乐、旅

馆、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社会停车场等

多种业态。

北京商报记者在房山区坨头路附近调查

时发现，图内标示的乐园所在区域内，有一个

已停工20多年的水泥厂，以及一些工业厂区。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当地居民大多都知道此

处将建设乐高乐园的消息。

虽然北京商报记者并未在现场发现任何

乐园开工的痕迹或者工地标识，但有居民明

确表示，乐园将建在上述已停工的京强水泥

厂所在地及其周边区域，甚至有可能会与东

北侧的万亩青龙湖森林公园相连接，“近段时

间有多批考察团队来此处实地勘察过，本周

内还有一个介绍乐高乐园情况的活动在水泥

厂内举行，现场还摆放有乐园的规划图”。而

当记者来到青龙湖森林公园时，公园工作人

员也证实，乐高乐园应该就建在公园西南侧，

未来从公园山顶观景台可直接眺望乐园。

接连开园

“乐高确实着急了。”景鉴智库创始人周

鸣岐坦言，早年间，业界就一直流传着中国要

建乐高乐园的消息，然而，此前多年乐高和默

林对此事一直没有“官宣”，相关项目也一直

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迪士尼、环球影城纷纷

进场，越来越多重量级国际品牌相继逐鹿中

国主题公园市场，乐高乐园选址的选择越来

越少时，该集团才在短时间内紧急敲定多个

项目。

公开消息显示，早在2015年，市场上就出

现了乐高乐园将在房山区落户的传闻，当时

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的这一项目将以儿童游

乐为主题。此后一段时间，北京乐园相关进展

却迟迟未有进一步的消息，倒是上海、海南、

四川、深圳、天津等地都频繁传出可能有乐高

乐园在当地落户，其中有部分还是由当地政

府相关部门直接“官宣”的。

彼时，有业内人士猜测，北京乐高乐园选

址可能会存在较大变数。2018年，这一想法得

到了侧面证实，在当年的全国两会北京团小

组会上，北京乐高乐园又被曝出可能建在密

云区的消息。

此外，去年，四川、上海两座乐高乐园相

继宣布正式落地时，业内还有观点认为，一个

主题公园品牌很少能同时在多地修建新项

目，川沪两地乐园敲定意味着乐高和默林短

期内可能不会再向北京落子了。

然而，事实再次“打脸”，乐高乐园的操作

让不少人直呼“看不懂”。

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向北京

商报记者透露，此前默林集团总部相关负责

人曾表示，其预备在中国建设5个乐高乐园，

且主要进行轻资产品牌输出。但事实上，目前

上海、四川、北京三座乐高乐园中有两座都并

非采取这一模式建设。

在周鸣岐看来，此前乐高乐园在华布局

过于缓慢，近期又显得有些操之过急，强敌环

伺之下，为先立住脚跟，没等形成一个成熟的

经营样本就接连扩张新项目，落地时机确实

把握得不够理想。

流量难持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乐高乐园经营

前景十分不乐观。”林焕杰直言，乐高乐园一

直主打儿童娱乐，定位并非全年龄段、大众化

的主题公园，受众面也主要为低龄儿童亲子

家庭，因此，国外已建成的乐园中基本都没有

互动性、刺激性设施，静态观赏类的项目偏

多，基本半天到一天就能逛完，游客停留时间

十分有限，园内客流落差也比较大。

周鸣岐、林焕杰都表示，在这种背景下，

选址、区位对于乐高乐园在华发展十分重

要，“乐高乐园并非迪士尼、环球影城这样的

大体量、强IP、全年龄段的主题公园，本身很

难形成让游客专门前去游玩的吸引力，因

此，其必须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逻辑”。周

鸣岐分析称，一方面，乐高乐园可以锁定周

边居民中的亲子家庭，用相对便捷的交通等

吸引这些游客多次频繁前往游玩；另一方

面，该乐园可以与其他热门旅游项目“串联”

成线，让京外游客可以用1-3天的时间一次

性高效率游览多个地方，通过组团效应获取

流量。然而，北京乐高乐园在这两种逻辑之

下，似乎都不成立。

林焕杰也提出，儿童是被动消费群体，乐

高乐园这类的主题公园距离居住区越近越能

长期维持消费热度，再加上目前中国游客普

遍对影视IP类关注度更高，未来摆在北京乐

高乐园面前的经营难题着实不小。

对于此前有网友提出，乐高乐园可以凭

借粉丝效应汲取人气、刷“存在感”，林焕杰直

言，在北京乐高乐园建成初期可能会因此形

成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随着成年“乐高

粉”们发现园内的设施定位与其期待并不匹

配后，粉丝流量就将逐步消退。

更为重要的是，周鸣岐还提出，虽然乐高

乐园整体规模普遍较小、建设周期也较短，但

北京环球影城已经过长期筹备、开业在即，面

对这一巨头的强大客流吸引力，乐高乐园未

来前景存较大不确定性，更何况目前该项目

选址周边配套设施还处空白状态，度假村、住

宿、餐饮等体系仍未披露明确规划，建议经营

方“从长计议”，等上海、四川乐园形成可复制

的模式后再动手，降低投资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停产停业，影视公司过得怎么样？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截

至4月15日晚间，已有16家影视上市公司对外发布一季度业绩预报，并有超六成公司

处于亏损状态，累计亏损额至少达到11亿元。而其余盈利的影视上市公司中，也有多

家出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情况。 影视行业的严寒倒逼着每一位

从业者做出改变，甚至悄然蔓延至整个影视生态链。

北京乐高乐园
充满变数的落地进程

2015年初
业界传出北京将落户乐高乐园且
可能选址房山区的消息

2018年3月
全国两会北京团小组会上， 北京乐高乐
园又出现易址密云的可能

2019年9月、11月

四川、上海两座乐高乐园“官宣”，业界认为北京
乐高乐园短期内恐难落地

2020年4月
疑似北京乐高乐园土地使用功能规划图传
出，默林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
证实北京项目选址确定在房山区青龙湖镇


